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宦官是我国古代很特殊的一群人。他

们是皇帝的奴仆和侍从，社会地位极其低

下，在恪守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

的时代，常为世人所不齿。但恰恰是这些

人，朝夕侍奉于君王之侧，因而有机会接近

权力中心，其中得宠者便有可能代行皇帝

的部分职责，特别是当皇帝年幼或昏庸腐

朽，倦于政事时，这种现象不时发生。历代

宦官中忠信可托者固然确有其人，而乘虚

窃国乱政、祸国殃民者亦比比皆是。宦官的

势力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而起落，并在东

汉、唐、明三朝达到巅峰。

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以后，为

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，

削弱了臣子的实力，废除了宰相制，皇帝一

人独揽一切军政大权。但天下之大，世事纷

纭，任凭皇帝如何英明睿智，尽心竭力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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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能全盘兼顾，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感到疲于奔命，更何况他以后

的十几位皇帝，大多沉溺享乐，无心国事。他们既然不信任外廷的

大臣，索性就让身边的心腹宦官分担自己的职责。久而久之，朝政

大权旁落，宦官势力崛起，许多大太监应运而出，如王振、刘瑾、冯

保、魏忠贤等。黄宗羲曾说，过去汉、唐、宋各朝“有干预朝政之阉

宦，无奉行阉宦之朝政。”明代的情况却是“今夫宰相六部，朝政所

自出也；而本章之批答，先有口传，后有票拟；天下之财赋，先内库

而后太仓；天下之刑狱，先东厂而后法司；其他无不皆然。则是宰相

因此“，有宰阉宦六部，为 明夷待访录阉宦奉行之员而已。”

明夷待访录 置相》）。魏忠相之 贤就是这些实者，今之宫奴也”

权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。

魏忠贤出身寒微，少年时代不务正业，生活无着，以至走投无

路，自阉入宫。在进宫后的三十多年中，一直默默无闻。熹宗即位

后，他扶摇直上，官运亨通，一跃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，兼掌东厂。

七年间权倾朝野，位极人臣。不少王侯将相、高官大僚，日夜奔走门

下，组成了势力庞大的魏党。他们把持着明王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

等关键部门，并把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魏忠贤挟天子以令

天下，以至世人“只知有忠贤，不知有陛下。”他的威势空前绝后，无

以复加，可谓宦官史中第一人。

对于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人物，人们不禁要问：究竟是什么力量

把无德、无才，原本也无权无势的魏忠贤推上了历史的舞台，扮演

了一个“大人物”的角色？另外，当思宗朱由检登极后，魏忠贤被迫

自尽，魏党也随之倾覆。但魏党遗孽为了洗刷“逆党”的罪名，仍不

时反扑，妄图翻案，使明朝政局继续动荡，无法全力对敌，终于很快

灭亡。过去的史书对此论述很少。鉴于以上情况，我们认为对魏忠

贤这样一个左右明朝政局达七年之久的人物，有必要进行全面、深

入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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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各章由杨欣执笔；

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五各章由韩大成执笔。因水平所限，不当或

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诚恳希望读者不吝指正。人民出版社的编审张

作耀先生和张维训先生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，在此向他们

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作者

年 月于北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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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穆宗隆庆二年（ 正月三十，在

京畿之南肃宁县的一个贫苦农户家中，一

个男婴降生了。在约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

一直默默无闻。可是自从天启以后，他一跃

成为明代政坛上主宰一切的风云人物。他

就是无赖、文盲太监“、九千岁”魏忠贤。

第一节　　明朝政治体制的特点

魏忠贤一生经历了隆庆

一、万历 、泰昌（ 年

九月后）和天启（ ）四朝。明王朝

建国至此已有二百多年，其政治体制上的

最大特点就是皇帝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。

具体表现就是：

一、五府、六部、三司分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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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，曾经沿用元朝旧制，设立了中书

省、大都督府（原为枢密院）和御史台三个最高权力机构①。中书省

总管全 相等官，为百官之首；大都督府总管全国政事，下设左、右丞

国军事，下设大都督等官；御史台掌管纠察百官，巡视风纪，下设

左、右御史大夫等官。地方各行省，各设行中书省，下设行省平章政

事 ，参知政事等官。后来，明太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，，左、右丞

将原来中书省的权力改由六部分别掌管，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

负责；原大都督府的权力改由中军、左军、右军、前军、后军五个都

督府分掌；又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，下设左、右都御史等官，掌管风

纪，纠察百官。此外，还设立通政司和大理寺。地方各行省的权力

则改由布政使、都指挥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。这些机构互不统属，

彼此牵制。从此，臣子的权力越分越小，皇帝的权力却空前增大。这

种状况一直持续下来，成为明朝政治体制的一大特点。

二、内阁与司礼监并存。

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废除后，为了协助皇帝处理繁杂的事务，明

朝先后设立过四辅 设立内阁。官和殿阁大学士，明成祖 朱棣时，开始

最初，内阁的权力较小。后来取得票拟诏旨、密封奏事的权力。

从嘉靖时起到万历初年，内阁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最高权力机

关。此后内阁的势力虽然有所下降，但是，这一政治格局却一直延

续下来。这是明代政治体制的又一重要特点。

内阁中大学士一般是三、五人，最少时一、二人，最多时到八、

九人。其中负责内阁事务的首席大学士，当时称为“首辅”或“首

揆”，职责稍次者可称作“次辅”或“次揆”，一般阁臣则称为“众辅”。

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宦官。明王朝和过去的许多封建王朝

一样，也拥有一支人数可观的宦官队伍。明太祖鉴于汉、唐两代宦

①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十一，吴元年十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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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乱政专权造成的祸害，曾不止一次地讲过：我看《周礼》上的记

载，说当时的宦官不过百人，后来有些朝代的宦官竟然超过数千

人，结果造成了祸乱。只要不是有特别的委任，宦官人数不一定要

过多。这些人，善良的千百人中挑不出一个两个，坏的却是成百上

千。如果用这些人作耳目，耳目就要受到蒙蔽；用他们作心腹，心腹

就必然生病。因此，这些人只能在宫廷中搞点洒扫，或早上晚上听

候差遣，决不能让他们“执政掠权，擅作威福” 。明太祖特别痛恨

宦官议论政事。据说有个侍奉他多年的近侍，在一次谈话时多少涉

及了一点政事，他听说后，立即把这名近侍斥逐出宫，而且永不加

用。为了告诫后人，他曾经这样规定“：内侍不许识字”。洪武十七

，他又下令铸造铁牌立在宫中，铁牌上铸着“内年（ 臣不得干

预政事，犯 。他还规定，内臣不得兼外臣文武衔，内臣不得者斩”

，内臣不得私役过四品 工匠，不得擅自调遣一兵一卒。他还告诫

诸 。尽管洪武二十五年（司不得与内官“文移往来” 派遣聂

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，开了中官奉使行事的先例，但是总的来看，

，对宦官的防范较严洪武一朝宦官人数很少 。这一点是没有疑问

的。

到明成祖朱棣时，虽然他一再声称遵守太祖宝训，但恰恰是从

永乐年间开始，宦官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从政人数也越来越

多。如永乐元年 ，明成祖命李兴等敕劳暹罗国王；三年命郑（

和率舟师两万下西洋，到达古里、满刺加等三十多国；八年，命王

安等监都督潭青等军；命马靖镇守甘肃；马骐镇守交趾；十八年又

①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四六，洪武二十九年七月，并参看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六十三，

洪武四年三月；《明史》卷七十五，职官三。

②《明史》卷七十五，职官三。

③《明史》卷三 四，宦官传序。

④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六三，洪武十七年七月。

⑤《明史》 四，宦官传，序。卷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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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东厂，以宦官主持其事，为皇帝刺探情报，诛除异己。所有这一切

都正像明史中所说“：盖明世宦官出使、专征、监军、分镇、刺臣民隐

，事诸大权，皆自永乐朝时始。

宦官因职务不同，分属于许多衙门。早在朱元璋时，即设有十

二监、二司、九局，后来经调整，这些衙门的名称、职责等才最后确

定下来。共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，合称宦官二十四衙门。这是一支独

立于政府之外的权力机关。关于十二监，按洪武旧制，每监各设掌

印太监一人，正 各一人，正五品；典簿一人，正六品；四品；左右监丞

长随、奉御无定员，从六品。这里分别介绍各监情况如下：

一、司礼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掌管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；随

堂、秉笔太监八、九人或四、五人，代表皇帝将每天章奏，按照内阁

票拟的字样进行批红。另由秉笔太监中最得宠的一人掌管东厂。还

设有提督太监一人，用以掌管督理大小宦官。可见，司礼监的权力

很大，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脑机关。特别是其中的掌印太监，

人们将其与内阁首辅相提并论。兼掌管东厂的太监，则相当于都御

史兼次辅；秉笔、随堂太监则相当于众辅。明朝产生过重大影响的

太监，如王振、刘瑾、冯保等，都曾是司礼监太监。司礼监与内阁，实

际上是皇帝手下的势力相当、互相抗衡的两大秘书机构。内阁权重

时，皇帝可以用司礼监牵制内阁；宦官权重时，也可以用内阁来牵

制宦官。二者同时存在，目的就是强化皇帝的权力。这是朱元璋取

消丞相制后，削弱臣下权力的继续和发展，是明代政治体制的第三

个特点。

二、内官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其所属有总理、管理、佥书、典

簿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。掌管木石瓦土、搭材、东行、西行、油

漆、婚礼、火药及米监库、营造库、皇坛库。凡国家营造宫室、陵墓和

《明史》卷三 四，宦官传，序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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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锡妆奁器具与冰窖等，皆由它经办。

三、御用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里外监把总二人，典簿、掌司、

写字、监工无定员。凡御前所用围屏、床、榻诸木器及紫檀、象牙、乌

木、螺甸诸玩器，皆由其造办。

四、司设监：设置与内官监同。掌管卤簿、仪仗、帷幕诸事。

五、御马监：设掌印、监督、提督太监各一名，腾骧四卫营各设

监官、掌司、典簿、写字、拏马等人，象房设有掌房等官。

六、神宫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佥书、掌司、管理无定员。掌管太

庙等庙洒扫、香灯等事。

七、尚膳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提督光禄太监一人，总理一人，

管理、佥书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及各牛羊房厂监工无定员。掌管御膳

及宫内食用及宴席等事。

八、尚宝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佥书、掌司无定员。掌管宝玺、敕

符、将军印信。

九、印绶监：所设官员与尚宝监同。掌管古今通集库与铁券、诰

敕、贴黄、印信、勘合、符验、信符诸事。

十、直殿监：所设官员同上。掌管各殿廊庑扫除等事。

十一、尚衣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管理、佥书、掌司、监工无定

员。掌管御用 靴袜等事。冠冕、袍服及履舄、

十二、都知监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佥书、掌司、长随、奉御无定

员。旧掌各监行移、关知、勘合之事，后唯随驾前警跸。

关于四司，旧制是每司下各设司正一人，正五品；左、右司副各

一人，从五品。后来逐渐改变。各司名称、职掌如下：

一、惜薪司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总理、佥书、掌道、掌司、写字、监

工及外厂、北厂、南厂、新南厂、新西厂，各设佥书、监工，无定员。掌

管所用薪炭之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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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钟鼓司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佥书、司房、学艺官无定员。掌管

出朝钟鼓及内乐、传奇、过锦、打稻诸杂戏。

三、宝钞司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管理、佥书、掌司、监工无定员。

掌造粗细草纸。

四、混堂司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佥书、监工无定员。掌管沐浴之

事。

关于八局，旧制是每局设大使一人，正五品；左、右副使各一

人，从五品。各局名称和职掌如下：

一、兵仗局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提督军器库太监一人，管理、佥

事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，掌管制造军器。火药司为隶属机构。

二、银作局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管理、佥书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。

掌管打造金银器件。

三、浣衣局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佥书、监工无定员。凡宫人年老

及罢退废者，发此局居住，只有此局不在皇城之内。

四、巾帽局：设掌印太监一人，管理、佥书、掌司、监工无定员。

掌管宫内使帽靴、驸马冠靴及藩王去封国时诸旗尉的帽靴。

五、针工局：所设官员与巾帽局同。掌造宫中衣服。

六、内织染局：所设官员同上。掌管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。

七、酒醋面局：所设官员同上。掌管宫内食用酒、醋、酱、面等

物。与御酒房不相统辖。

八、司苑局：所设官员同上。掌管蔬菜瓜果。

除二十四衙门以外，由宦官主持的机构还有内府供用库、司钥

库、内承运库、甲字、乙字、丙字、丁字、戊字各库、承运库、广积库、

广盈库、广惠库、赃罚库、御酒房、御药房、御茶房、牲口房、刻漏房、

更鼓房、甜食房、弹子房、 作、盔甲厂、安民厂、东厂、西厂以灵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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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分驻各地的守备、镇守市舶司等等，宦官总人数到明末竟达十万

人之多①，真是骇人听闻。

所有这些，都给明朝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

节 万历中后期的政局

明穆宗朱载垕时，任用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人，政治、军事上

很有建树，特别与蒙古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。但是，他在位仅仅六

年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，因为年幼，一切政事

都由内阁首辅张居正掌管。张居正是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，推行了

一系列的改革，政绩显著。因为他位高权重，朱翊钧对此极为不满。

特别是后来，因为明神宗偷偷去妓院，张居正逼他写罪己诏，使他

）十月，张居正病逝后，明神宗向非常难堪。所以万历十年（ 全

国公布张居正的“罪行”，还下令削去张居正的官秩，追夺了以前赐

给张居正的玺书和四代诰命，查抄了张居正的家产，其家属被逼死

几人。张居正曾经重用的大臣，也被先后“斥削殆尽”。所以，整个

万历一朝，没有人敢于公开谈论张居正了。

这种做法对整个明朝政局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各级官员

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与特权，只求姑息苟安，得过且过。即使有

些奋发有为之士，看到张居正的悲惨结局，也心灰意冷，绝意仕途。

结果使张居正时那种充满生机的政局，很快就转向沉闷腐朽，社会

矛盾日益加深。

明神宗朱翊钧十岁时即位，在其母李太后和首辅张居正的管

教下，读过不少书，字写得不错，也能写诗。但他生性凶残暴虐，贪

第　二

①余金：《熙朝新语》卷四。



第 11 页

财好色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挥霍享乐。他最初还勤于政事，但从万历

十六、七年之后，就长期不问朝政。不要说一般官员难见圣上，就连

内阁大学士也几年看不到他的影子。内阁、六部、都察院自万历中

期以后，长期缺官不补，很多政务无人过问。明朝国家机关运转失

灵，几乎处于瘫 。他花起钱来毫不节制，而且对珠宝有特痪状态

殊爱好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万历七年后的一二十年中，他先后因操

办珠宝花费了银子二千四百万两②。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。因

为，当时明王朝全年田赋收入才有四百万两。而购买珠宝的费用相

当于六年的田赋收入总和。

明神宗对营建和织造也颇感兴趣，结果使经费大增，往往超过

规定数字的几倍。尤其是对寿宫的兴建，更令人震惊。因为当时明

神宗刚刚二十岁多一点，就心血来潮，在万寿山的峪山为自己修造

坟墓。他动用了两、三万军民和工匠，从万历十二年九月动工，到十

六年完成，共耗银八百多万两，相当于两年全国田赋收入的总和。

明神宗对自己妹妹、弟弟、女儿、儿子的赏赐更是惊人，所谓

他的妹妹寿阳长公主“赍予过侈，求无不获”。 下嫁，赐给庄田四

。十七年，他的弟弟潞王被千九百九十顷 封去卫辉府（今河南汲

县），赐给原景王的庄田四万顷⑤。三十七年，他的女儿寿宁公主下

。至于他们结婚、建嫁，赐给庄田二千五百九十七顷 造府第，所赐

珠宝等费也都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数倍或十倍。如潞王结婚、之国，

；所赐珠宝就达一百一十万两 赐福王结婚与造府第的花费达六

①《明史》卷七十八，食货二。

②《明史》卷 四，朱国祚传。

③《明史》卷七十七，食货一。

④《明神宗实录》 、一一六。卷一一

⑤《明史》卷一二 潞简王传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一九。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五九，万历三十七年六月。

五、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三 ，万历十年十一月。同书卷二 六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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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万两①。

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在明神宗的影响下，官员也都一味追求悠闲

享乐。首辅申时行等人，为了保住官位，不再执行张居正的方针。他

们一方面“务为宽大”，说得清楚一点，就是得过且过，不再像张居

正时那样认真考察官吏，严明赏罚；另一方面，则先后起用那些被

张居正斥逐过的官员，以收买人心。他们处处看皇帝的眼色行事，

明哲保身，欺世盗名。他们凭仗权 势，大肆搜刮，每人都拥有巨额财

产。如曾任大学士的徐阶，家有田产二千四百余顷②。曾任礼部尚

书的董份“，富冠三吴，田连苏湖诸邑” 。礼部侍郎顾秉谦“田逾万

顷，富可敌国” 。武清侯李伟家积资超过百万⑤。太监张诚更是家

大业大，单是购买邵皇亲家的庄田就有几百所。另外，他家的店铺

遍布京师，资产之多，京都人称他是百乐川 。他们的生活都穷极

挥霍，从宅第、服饰、饮食、器用到园林、婚葬、戏班等都争奇斗胜。

这些耗费都要靠侵吞国库，盘剥百姓来解决。

此外，万历二十年（ ，宁夏平定哱拜叛乱，费银二百万两；

万历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七年四月，援朝平倭战争，费银七百万两；

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，平四川杨应龙叛乱，又费银二百万两。
，明王朝疲于奔命，狼狈不堪“。白骨山集，海内骚动 。

这一连串的庞大开支，耗尽明王朝的财力。张居正改革时所取

得的一点积蓄，也很快被挥霍一空。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，明王朝

开除了不断增加税赋外，从万历二十四年（ 始向全国派出了

①《明史》卷一二 ，福王传。

②伍袁萃：《林居漫录 前集》卷一。

③范守已：《曲淆新闻》卷二。

畸《林居漫录 集》卷二。

王世贞：《弇州史料后集》卷三十六。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九三。

茅瑞征：《万历三大征考》；又伍袁萃《林居漫录 畸集》卷二载“：朝鲜之役费帑

金七百八十余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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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矿监税使，加紧搜刮。致使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农民起义以

及城市的“民变”和“兵变”不时发生。

这时建州女真也日渐崛起。万历四十七年（ 的萨尔浒（今

辽宁抚顺市东浑河南岸）之战，四十七万明军惨败，后金乘胜占领

了开原、铁岭，消灭叶赫，攻破蒙古喀尔喀部，给明王朝造成了严重

威胁。为了挽救辽东危机，朝廷起用了有胆有识的熊廷弼为经略。

他采用“坚守渐逼”的策略，使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机。当时的首辅方

从哲为了稳定自己的权势，竭力鼓吹速胜。熊廷弼却主张坚守，而

且不肯“赂遗当路”。在方从哲的指使下，姚宗文、冯三无等对熊廷

弼进行围攻。熊廷弼愤而求去，明王朝遂改用素不知兵的袁应泰为

经略。他一改熊廷弼的战略，终于造成辽阳与沈阳的失守，使辽东

战局岌岌可危。

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，明朝统治集团中，对如何解决这

些矛盾，对财产权力如何分配发生了激烈的斗争。

主张改革朝政的官员中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顾宪成

。他是常州无锡县人，万 进士。历任户历八年（

部主事、吏部考功员外郎和吏部文选郎等职。万历二十二年

，在廷推内阁大臣时，因触犯了明神宗，被罢官。万历三十二

，他创年（ 办了东林书院，与高攀龙、钱一本、史孟麟、薛敷教

等人在此讲学。主张学问要讲求实用，当官要有志于国计民生，为

民也要关心世道。从这样的认识出发，他们经常议论朝政，评论人

物，主张发展生产，改革吏治，惩办贪污，罢除矿税监，因此受到朝

野中失意官员和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的欢迎和支持。他们彼此“遥

相应合”，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。这些人被反对派称为东林党

人。

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立太子一事。明神宗的王皇后无

子，皇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，第三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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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儒家的传统习惯，应当立朱常洛为皇太子。然而，明神宗宠爱的

郑贵妃，很想立朱常洵为太子。这是一件涉及到将来谁掌握最高权

力的大事，所以在百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。《明史》将这事称为

“争国本”。

明神宗和首辅王锡爵，面对不少官吏提出的应早立太子的建

议，想尽各种办法来推脱，迟迟不立太子，结果使争论持续了十五

年之久。在这一斗争中，顾宪成有力地批驳了明神宗和王锡爵的种

种谬论，认为早立太子，可以避免各种意外的纷争，是国家之庆，社

稷之福，决不能一拖再拖。万历二十九年（ ，朱常洛虽被立为

太子，但要求改立太子的斗争仍在继续。

与东林党人相反，以明神宗朱翊钧和首辅王锡爵、沈一贯为首

的一些人安于现状，反对任何改革，只想搜刮财货。如曾历任辅臣

和首辅的沈一贯酷爱财货，一向以纳贿受贿闻名。他很善于观察政

治风向，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论和主张。他还擅长于拉帮结派，并利

用职权，在六年一次的京官考察中排除异己，尤其是东林党人。万

历三十四年，他被迫致仕。但他一手培植的爪牙仍继承了他的衣

钵。他们以乡贯的不同而分别组成了浙党、齐党、楚党、宣党、昆党

等。其中浙党的影响最大，首领最初为沈一贯，后来是方从哲、刘廷

元、姚宗文等；齐党的首领是元诗教、周永春、韩浚、张延登等；楚

党首领为官应震、关亮嗣、黄彦士等；宣党首领为汤宾尹等；昆党首

领是顾天埈，等等。他们热衷于争权夺利，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，

“各收朋党，干预时政”。一时间，御史徐兆魁、乔应甲、刘国缙、郑继

芳、刘光复、房壮丽，给事中王绍徽、朱一桂、徐绍吉等都与他们“声

形成一支比 火之燎原，不可向迩” 。朝势相 较强大的政治势力，如“倚”，

①文秉：《定陵注略》卷十，丁巳大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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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臣“多畏避之” 。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，但在对付东林党人

时则完全一致。由于他们权大势大，所以在几次京察中，不少正直

官员受到排斥打击。东林党人对人处事似乎也有些偏激。他们得

势时，“凡言官论东林，论淮抚（李三才亦东林党人）者，尽加摧

折。” 与此相反，如果“一入其党，而贪可为廉，而黄克缵、史继偕

，不入其党，而贤可为不肖。

明朝统治集团中这种尖锐对立、互相倾轧的状况，不仅大大削

弱了其解决各种矛盾的能力，而且从中产生不少政治投机家。他们

翻云覆雨，拉帮结派。为了搞垮自己的对手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等

道德教条都可以置之不顾。这一切便为后来的魏忠贤所利用，成为

他擅权乱政的社会基础。

①《明史》卷二四三，邹元标传。

② 文秉：《定陵注略》卷十，丁巳大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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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　荒瘠的肃宁

魏忠贤的家乡肃宁县，是北直隶河间

府属下的一个又穷又小的县，位于太行山

的东麓，京师之南。境内河流纵横，但因水

利年久失修，旱涝之灾连年不断。加上土地

盐碱化严重，种下庄稼常常颗粒无收。即使

是那些勤俭持家、苦心经营的农民，也往往

朝不保夕，难以糊口。

恶劣的自然环境已使当地百姓民不聊

生，而以下各种社会因素对他们来说，更是

雪上加霜。

第一，皇庄和贵族庄田之害。这里地处

京畿之南，从皇帝到贵戚都凭着政治权势

在这里兼并土地。根据万历《河间府志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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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，这里有属于皇帝的仁寿宫庄田九十七顷六十六亩六分多；属

于建昌侯的庄田一百零二顷一亩；庆云侯的庄田八十八顷一十九

亩多；瑞安侯的庄田二百五十顷；会昌侯的庄田一十九顷；安昌伯

的庄田八顷七十五亩①，总共五百六十五顷六十三亩多。这些土地

当时都称为官田。如果再加上民田，总共一千零四十顷二十八亩。

其中官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三强，民田只占百分之四

十五。这些官田原来都是当地农民世世代代用血汗开垦的土地。但

是，在皇帝和贵戚的暴力掠夺下，他们往往变得一无所有，只有沦

为皇帝和贵戚的佃户。佃户们都要按每亩征银三分的规定交纳田

租。丰收之年，还可勉强度日；遇到歉收，租银也丝毫不减。因此，

逼债索租与典卖儿女的现象屡见不鲜。

第二，马政之苦。明初，由于畿南人少地多，可以牧马，所以从

宣德时，就规定在这里寄养太仆寺的马匹。到万历十几年时，已延

续了近二百年。根据万历《河间府志》的记载：全县共养种马三百七

十匹②，并划出一定的官地作为草场。每五户养马一匹，选其中丁

多的充当马头，负责繁殖马驹。规定每匹儿马（亦即雄马），领骒马

（即雌马）四匹，每五十匹为一群，选其中一人为牧长。每匹骒马一

两年内就要繁殖马驹一头，否则就要由养马户赔补。养马户原可在

规定的草场上放牧，后来草场多被权贵占据，不得不在民地上放

牧，所以养马成为当地百姓的一项沉重负担。

此外，还有沉重的赋税、徭役负担。广大农民连最起码的生活

都难以维持。官府、富人在催税、索租和逼债时的斥骂、鞭打对他们

来说已是家常便饭，卖房卖地、准折子女的事也时有发生。有些人

四处逃亡，有的则揭竿而起。贫困和愚昧使这里的百姓迷信“师巫

肃宁县志》卷八，财赋志，① 乾 隆 户口田庄。

②同上书，卷八，财赋志，马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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